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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１９９９年的《国画》让王跃文获得了“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号；他写于２００７年的《大清相
国》，因王岐山的推荐而一时“洛阳纸贵”；２０１４年他的中篇小说《漫水》荣获鲁迅文学奖；在２０１４年的全国
书博会期间，他又带着一本讲述爱情和家庭的新作《爱历元年》亮相。

不少人认为《爱历元年》是王跃文的转型之作，但王跃文始终不认可自己的创作存在转型一说，并指出

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写日常生活，都贯穿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期望。事实上，王跃文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

义者。面对现实他有严厉的审视，也有精微的雕刻，更有切实的人生体验。王跃文把自己的成果归结于写

作的踏实，认为过去写机关材料也是认认真真，后来文学创作也是踏踏实实，必须逼出自己的能力极限。

其实归根到底，这是一种为人的踏实。与此同时，他对小说艺术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这其中的得失非常

值得学界研究。对于新作《爱历元年》，他概述为“一部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与人性之书。我希望在小说中

能多角度呈现情爱世界里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最终对善与美的升华。”客观地说，《爱历元年》延

续了王跃文小说的一贯风格，是他对当代生活的执着思考与书写。小说触及各种现实的问题，汇集了诸多

的矛盾和升华式解决，王跃文为笔下人物在生活与精神困境、时代与社会变迁中找到了精神的出路，那就

是与人为善，回归日常，重返初心。关键是，他对生活的态度一如既往地抱有希望，总是试图用拥抱生活的

方式讲述他的故事。

王跃文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低调的观察者，专门关注那些既是日常化又具有某种普适性的人情冷暖。

与其说这部小说看上去像是有关爱情的思考，不如说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人性启示录。由于这部小说具

有广阔的社会容量，也呈现出丰富的意蕴和文本的张力，因而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所谓乐山乐水，见仁见

智，纯属正常。或许，这才是解读的正道。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推出“王跃文长篇新作《爱历元年》

专辑”，特邀三位学者撰文，以期更加深入地挖掘这部转型之作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主持人为湖南师

范大学文学院杨经建教授）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杨经建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
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

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

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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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跃文曾说过，他很在乎《爱历元年》这个书

名，它既是对小说情节的概括，也是对书中人物的

美好祝愿。［１］所谓“爱历”，是小说男女主人公孙离

和喜子为了爱情而定的私人年历。按照作者的说

法，两人的婚姻始于“爱历”，期间通过生活的磨砺、

感情的坎坷和人生的遭际，一度偏离了“爱历”而另

辟“爱途”，后来又回归婚姻正轨且重新开启了“爱

历”。从时间概念上来说，始于和重启便是“元年”

的涵义。显然，“爱历”的“元年”的这一表述也意

味着，王跃文小说创作的言说范畴实现了有意识的

转向。

客观地说，王跃文本人很反感“官场小说”作家

的称谓，我也和他颇有同感。不过，“官场小说”之

谓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爱历元年》之前王跃

文小说创作的重心指向。但我更认为，王跃文式

“官场小说”其实应该改称为“政治文化生态小

说”。须知，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必须建构在一定

的价值支配下，这种政治生态建构与政治文化在功

能层面和价值层面上有机耦合。虽然“官本位”已

无法准确概括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现状，但政

治文化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敏感、最令人瞩目、最具

有导向性的文化形态。一种健全而合理的政治文

化必然会超越政治本位主义（“官场”）而延伸、扩

展到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体系，并以社会发展和文明

进步为旨归。

就此而言，王跃文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既笔

指“官场”更不仅限于“官场”。或者说，“官场”充

其量是王跃文小说的触发点。其创作是在“政治文

化生态”的叙事架构下把握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维

度，为当代中国社会以政治文明进一步发展所亟需

的价值理性构建提供文化设想和艺术反思。《国

画》《苍黄》莫不如此。

在此，我无意铺展对王跃文“政治文化生态小

说”的论析，只想联系《爱历元年》来指出，统观王

跃文的小说，其主题已展示出“政治”与“性爱”（爱

情是性爱的最高和最极端的形式）两个话语言说层

面。即，王跃文小说把“政治”和“性爱”这两个敏

感的题材当做进入文学、进入人性的一个门径、一

个路口。

实际上，“性爱”作为人类一种最为基本的生存

体验贯穿于文明进程中。古希腊人以饮、食、色为

人的三大欲望、三种快感；中国人则有“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之说。毋庸置疑，性而上的“灵”与

性而下的“肉”是人类性爱得以实现的两种基本形

式，而两者之间的对立与两难则显示了人类对把握

自我的无能为力，构成了个体性生命的存在悖论。

人类总是希望在灵肉一统中把握一个更为真实可

感的自我存在。

相对而言，政治和性爱这两者既一样又不一

样。政治是一个公开的领域，是一个公众的视角，

西方的思想家如叔本华、福柯特别喜欢探讨权力意

志、政治权力对人的支配权。换言之，政治实际上

是一种力量支配另一种力量。在王跃文的政治文

化生态小说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天下熙熙皆为

“权”来，天下攘攘皆为“权”往。问题在于，当某个

人比如《国画》中的朱怀镜获得世俗成功的时候，得

到的却是一种深层次的灵魂溃败。性爱的问题归

结到本质上，也是一种支配力量，这是两性之间互

相支配的问题。两者不同的是，政治属于公众领

域，道德上涉及“正义”，性爱属于私人领域，道德上

涉及“情”。当然两者之间的边界有时候也会模糊。

我在猜测，王跃文兴许已经意识到，政治是公

共生活的核心，性爱为人类最隐秘最私人的部分，

两者其实是处于生命存在的两极区域，都体现着对

人性的深层把握。具体到《爱历元年》，王跃文在情

爱叙事上非常节制。因为他写的目的是为了呈现

人性深层次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觉得探讨

性的问题，比探讨政治的问题更容易呈现人性最基

本的方面。比如小说的女主人公喜子。她与孙离

刚体验到爱情的原味，便因结婚后激情渐退，生活

陷入沉闷中。于是她选择了逃避———通过考取研

究生而逃离婚姻。喜子毕业后，尽管一家人再次团

聚其感觉却已不复当年。在此，两个生活关系最亲

密的人互相之间却难以理解和认同。他（她）们身

在家中，生活却在别处———各自心中隐藏着“围城”

之外美丽的风景，却把枯燥乏味、沉闷单调的一面，

２



杨经建：“爱历”之后无“元年”———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呈献给朝夕相对的人，在人生道路上貌合神离地相

随相伴。对看重情感生活的主人公来说，这才是人

性最大的悲剧。

《爱历元年》一方面以孙离和喜子分别“爱”入

迷途来审察人性，写出了人心的迷蒙和软弱。由此

给出的结论是，婚姻的常态就是人生的不完美，而

家庭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性自我延展的

牢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家，

王跃文试图与读者一起喊、一起痛，一起面对必须

面对的人生。“孙离很想告诉喜子，他至今不敢想

起一个女人，一想起，他胸口就会钝钝地痛；但他和

她的故事早已结束。喜子自己的故事，却永远不想

让孙离知道。喜子只想安心地守在孙离身边，变得

越来越老，朝着他傻笑。”这是全书的结尾。实际

上，对于两个心灵已经千疮百孔、情感已经支离破

碎的人，是否能重启“爱历”的“元年”进而续写“爱

历”的年谱，这绝对是个问题！但作者本人却相信

破镜能重圆。这主要源于一种精神能量，所谓重返

初心才是生活的真谛，这就是人性的理解与包容。

如前所述，政治是公共生活的核心，性爱为人

类最隐秘最私人的部分，两者其实是处于生命存在

的两极区域，都体现着对控制的欲望和对自由的追

求。王跃文的小说往往将政治伦理与性爱叙事并

举，去探寻人的心灵、心理的奥秘与奥妙，表达他对

人性的认识与理解，寄寓他对社会的批判与警示。

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跃文何以说《爱历元年》

是一部“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与人性之书”。其实，

王跃文是个外冷内热的的人道主义者。

二

按王跃文的说法，《爱历元年》是他“中年危

机”的产物。“自己未进入中年之前，总认为中年危

机是个伪命题。一旦进入中年，很多始料未及的困

惑、纷扰和迷惘都逼到眼前来了。”［２］这里所说的

“危机”应是心理危机。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危机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ｒｉｓｉｓ）是指个体在遇到了突发事件
或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困难，当事人自己既不能回避

又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和应激方式来解决时所出现

的心理反应。

显然，王跃文式“中年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心理危机，“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

与虚无。”［１］其本质则是中年人自我的迷失，也是

个人在自我身份和角色定位上的危机。

无独有偶，著名导演李安也有过类似的“中年

危机”。李安曾说拍《色戒》这部电影的最初动机

是感到“中年危机”。电影里前所未有开放的性爱

场景似乎就被人认为是李安内心躁动不安的中年

情欲。问题并非如此。事实上，在早年的“父亲三

部曲”中李安小心翼翼地表现了父与子、父与女之

间的磨合、投降甚至背叛，在《卧虎藏龙》中玉蛟龙

与李慕白的关系，仍然无法脱离背叛与传承的奇妙

纠结。而在自己的父亲去世后，李安拍摄了《色

戒》，“父亲”的形象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

压抑中爆发的激烈情感。也许，李安用“色”与

“戒”关系来说明，色，是人的野心、人的情感，一切

着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

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李安借此要把过去积郁

全部冲决出来。那是一种倍感疲惫、恐惧和绝望的

中年人的激情！你理解成中年危机可以，情色也可

以，总之李安终于可以面对内心的想法了。

虽然李安和王跃文对“中年危机”的理解不尽

相同，但都可视为一种贵族式心理综合症，草根阶

层和底层民众却不会拥有。因为后者缺乏必要的

社会地位的保障，缺乏对公共资源的合理的拥有，

正如贾府的焦大绝不同于林妹妹，他们所担忧所操

虑的仅仅是一种起码的生存欲求。王跃文、李安们

的“中年危机”不啻为成功者的一种非破不可又欲

破不能的精神临界状态，一种莫名的精神焦虑。王

跃文陈述为“他们很多都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

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

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１］用李安的话说是

“确实就有这种（中年）危机感。觉得自己人怪怪

的，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３］

相对而言，王跃文对“中年危机”的认知更具有

某种深刻性和普适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所以，

我想用我的笔写写这个时代的病。”［４］而美国学者

卡伦·荷妮则将疑似（精神）症状表述为“我们时

代的病态人格”。“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

道，平静的、心态平衡的人不会成为心理失衡的受

害者，受害者只能是那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人”，

同样，“内心冲突表明引发 冲突的人格结构，就好

象体温升高表明身体有病，”因此，这些“为内在冲

突所撕裂的人”无论表现如何，都可以找到引发“内

在冲突”的病态的心理结构。［５］卡伦·荷妮进而指

出，这种病症不只是由于偶然的个人经历产生的，

而是由人们所处的特定文化处境所致。正是在这

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其症状表现者为了抗拒焦虑

建立了不同的防御机制，如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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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时也把个人形象完美化，如此形成一个完整

的症状化性格结构。

无独有偶，对于“中年危机”的破局，王跃文和

李安在其创作中都是通过感情突围或情爱转移来

完成的。如果说，在《色戒》中李安借梁朝伟的手、

汤唯的身体释放一种长久的压抑、积郁和激情，那

么，在《爱历元年》中，爱情既不是生命的本质也不

是人生目标，而是疏解“中年危机”唯一可行的精神

秘方。也可说，爱情更多的是一场修行———安顿灵

魂的一种方式。

在王跃文的笔下，面临“中年危机”的孙离和喜

子曾一度陷入了压抑焦虑、迷惘虚无、孤独无助的

精神症候中。有理由认为，孙离和喜子的“出轨”纯

粹是逃避现实的动机的合理化机制（一种为自己找

借口以减轻焦虑的精神防御机制）。假如他（她）

们具有大多数正常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根本不必

以“出轨”或“出格”来对待爱情。其最后的无言的

结局也证明了这种行为的“荒唐”。颇有《红楼梦》

的“满纸荒唐语，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

中味？”的意味。

当然，我这里说的“出轨”是指道德出轨。实际

上，在小说中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是一个问题的两

种表述。两者相存相依：不出轨就不能突围，突围

就必然出轨。除了痛（痛苦）不欲生还是痛（痛快）

不欲生，你别无选择！也因此，无论是孙离还是喜

子，甚至不管是李樵抑或谢湘安，读者看不出他

（她）们有什么道德败坏或者感情玩弄的劣迹，反倒

留下值得同情、可供联想的审美印象。所以王跃文

说：“我写的并不是完美却让我们无比留恋的烟火

人生。这是一部无关宏旨的小说，却又是一部温柔

动情的小说”。［２］

无疑，小说中的情爱书写都建立在对生活深广

的体察上，作者为此调动了生命诸种的体验与感

觉。不难发现，有关情爱的描写使人触摸到人心特

别柔软的部分，让人难以忘怀。比如孙离与李樵之

间浪漫而不无美好的交往。“对于孙离来说，爱情

就是与爱的人做一切美好的事，比如，到芦苇滩去

看芦苇；到郊外的小饭馆享受自然野趣；到道观喝

茶；在寺庙听琴、画画……所有文人的雅事，都被两

个相爱的人尝遍了。正是在与李樵一起做的那些

美好的事情中，焦虑感不知不觉被转移了。”［６］

严格地说，这种以“中年危机”为表征的精神

症状，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那里展示为对无法实现

的内心完美的焦虑和内疚，极似哈姆莱特式“延

宕”。如果说哈姆莱特的“延宕”表现为长久地徘

徊于“思虑与行动”之间，那么孙离和喜子的“延

宕”则表现为犹豫、彷徨在道德出轨与感情突围之

间。不同的是，后者不似前者那样存在着激烈的心

灵冲突和痛苦的灵魂拷问。诚如王跃文所云，中国

本来缺乏宗教文化背景，人们的内心没有神的看

顾，所作所为无须向神交待。于是，道德的严格自

律只可能发生在内心力量非常强大的人身上。孙

离并非个精神上的苦修者，他的内心中还具有一种

向善的本能欲求：能爱又有所不忍，作者便让他活

在一种淡灰色却又向着光明的空气中。［１］也许，“延

宕”之后的孙离和喜子“已经明白了人生就是一个

不断地妥协与和解的过程。与自我和解，与他人和

解，与环境和解，与世界和解，与自己眼中和心中一

切的不完美和缺憾和解。”［７］这就有了小说最后孙

离和喜子重续“爱历”的指望。我以为，这样的指望

是作者人为的摊派。皆因，“迷失”后的“回归”得

到的只能是婚姻，而无关爱情。毕竟，每一份爱情

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日历”，“爱历”之后已无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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